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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足球似乎只选中

男性。但在杭州，在江南女足队，包

括陈荧在内，总共27名姑娘被足球

选中。

这支杭城为数不多的业余女足

队里，许多姑娘已经工作，从事着和

足球不相关的职业。

足球或许辜负过她们，她们也

曾以为自己不会再踢球，但她们没

有辜负足球。在爱与痛之间，她们

仍然追寻着足球。

她们大多已经工作，从事着和足球不相关的职业，但她们没有放弃足球梦

江南女足：27朵追寻足球快乐的玫瑰
本报记者 陈馨懿

一支“野队伍”
让她捡回了足球

2003年，《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传遍大街小巷，这首歌后来成了中

国女足队队歌。

那一年，番薯在慈溪上小学五

年级。番薯的童年梦想就是成为国

家队的一员，“像孙雯那样。”孙雯属

于中国女足的黄金一代，1999 年的

女足世界杯上惜败于美国队，拿到

了亚军。

在小学里，番薯是学校男足队

（也是唯一的足球队）里唯一一个女

生。尽管男足队里，队员们可以领

取足球鞋，但总是没有番薯的那一

份，但番薯的颠球技术在球队前列，

会头球攻门，用带着血的膝盖踢球，

教练说她踢得很好。

当时，番薯读的小学是足球特

色学校。番薯曾经有一个去体校踢

球的机会，但妈妈替她拒绝了。

教练特意把番薯妈妈叫来学

校，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也无济于

事。从此，妈妈在放学时踩点接番

薯回家，“我妈就这样毁了我的梦

想。”后来，整个中学阶段，番薯几

乎没有碰过足球。

如果不是“省赛”，番薯这辈

子可能再也不会接触足球了。

2011 年是首届浙江省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

学女子组比赛（以下

简称“省赛”），参加

的高校女足队伍

只有 4 支，其中

就 有 浙 工 大

—— 浙 工 大 女

足队就为了参加“省赛”

而成立的。

那时，番薯刚考上浙工大，学校

男足教练只能“跨项选材”，凑齐了

一支“野队伍”：番薯是在女篮队里

被找到，一名学姐来自田径队，还有

人练的是标枪，可以像扔标枪一样

把足球扔得老远。

这支“野队伍”尽管只在比赛前

训练，但也让番薯捡回了足球。好

几位队员都是在大学首次接触足

球，而后坚持了下来。

因为分歧
江南女足队选择独立

2021年，江南足球俱乐部内部出现分

歧，江南女足队选择独立。

“老江南可能像是‘家乡’一样，虽然

离开了，但也永远不会说它不好。虽然

它有一些小小的缺点，但它有更多闪闪

发光的地方；虽然它解散了，但我们还是

想尽量保护它，毕竟它是校园外第一个

愿意接纳我们的地方。”一位江南女足队

员回忆。

分歧的原因，或许在于观念不同。在

原本的江南足球俱乐部，创始人制定了更

严明的纪律，会对球赛进行复盘，这是一支

颇有野心和耐心的队伍。

而江南女足似乎更注重快乐。现在，

江南女足也是那个“愿意接纳”的地方。独

立后的江南女足，除了出勤和性别有要求

以外，几乎来者不拒。

在这个球队里，姑娘们的水平参差不

齐，从蝴蝶这样的“省赛”明星，到时隔8年

重新踢球的心心。

加入江南女足前，心心的最后一场球

赛发生在高二。和男同学一起踢球，心心

是后卫，在断球时被一名球员撞飞。心心

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一个又高又壮的男生；

对方不知道会有女生出现在球场，看清后

忙不迭地向心心道歉。

但心心想：“我不想再听到那种语气，

不想再看到那种目光，好像女生不该出现

在球场上。”

心心从小学开始接触足球，她喜欢看

《足球小将》。十来岁时，心心成了拜仁球

迷，墙壁上贴着海报，每周去报刊亭买《足

球世界》。

在高中时，心心似乎也没有别的选

择。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体育课，但足球

课只向男生开放。学校里没有女足队，但

有男足队，女生们可以选择做啦啦队，心心

没有加入。“我很羡慕他们，能够踢球，还能

够有人加油。”心心说。

于是，心心继续收集海报，接着是球

衣，是自己的码数，试穿一次，然后挂进柜

子里，关上柜门。这些球衣，直到心心 25

岁加入江南女足时，才第一次穿上球场。

番薯说：“目前要分层训练也比较困

难。我还是希望想踢球的女性，能够有球

踢，享受足球。”

（除陈荧，文内人名均为化名）

想去“挖”人
却被人气俱乐部收编

番薯在 2015 年创立了 ROSE FC，也就是江南女足的前身。作

为江南女足的队长，当时，番薯找到了包括浙工大、浙大城市学院等

十多位大学女足校队成员，但想要稳定地踢球，这个人数还远远不

够。

一支固定活动的队伍是重要的，至少，江南足球俱乐部给了毕业

后的姑娘们继续踢球的可能。

2015年，中国注册的女足运动员成年队只有五六百人。在注册

名单之外，散落在民间踢球的女生并不好找。杭城能找齐球员的业

余女足队数目稀少，“糖果和女足”、“杭忆春浦女足”都在6年之后方

才成立，球员中有不少在校大学生。

在庆春广场的一个足球场，曾有一群女生创建了“散客拼团”群，

有七八十人，但真正拼成的野球很少。有人在 2021 年加入了这个

群，至今只参与过一场成功拼团的野球。

当时，2006年成立的江南足球俱乐部已经是杭州颇有名气的业

余足球队，人数上百，每周五组织踢球。不过，这个俱乐部里只有一

个女生。

最开始，番薯只是想去江南足球俱乐部“挖”人，结果江南足球俱

乐部反而将她 ROSE FC 的整支队伍给收编了，并改名为江南女

足。当时，江南足球可以保障每周五晚上的踢球。

在 ROSE FC 变成江南女足前，江南足球俱乐

部只有一名女球员。被“收编”的代价之一，是姑

娘们被打散进入各个小组，在 7 人制比赛中，

一组里7个是男生，她们是“7+1”的那个“1”。

在力量和速度上，女性天生是劣势，尤

其是身体对抗。所以，曾经还发生了一起

“不要传球给女生”的事件。

“男生们会觉得女生不行，得到

了球也容易丢了，所以一开始很少

会传球给女生。”番薯笑着说，

“他们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不在乎你。”

在足球场上，女

性的身份还带来了

别 的 评 判 。 曾 经

有一位三十多岁

的 女 性 来 试 踢 ，但 因

为短发和年龄，有男队员

在场外评头论足。最后，

这 位 试 踢 的 女 性 没 有 再

出 现 。 还 有 个 女 生 曾 经

和男生们踢过野球，她记

得 ，在 球 场 上 ，有 人 对 她

吹口哨，还有人在她用胸

部顶球时起哄。


